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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一 个 时期 ，有 关 匿 名 信 的
文章 见 诸报端 杂 志 者 ，为 数 不
少。观 其 内 容 ，固 然 有 中 肯 入 理
之笔 ，但 大 多 数 可 以 概括 为 一 句
话：匿 名 信 坏 透 了 ，应 当 否 定 。

察其 理 由 ，基 本 上 是一 种 ：总 是
把匿 名 信 与 诬 告连 在 一 起 。对
此，笔 者 于 心 不 平 ，今 借
报纸一 角 ，为 匿 名 信 说 几
句话 。

古往 今 来 ，用 匿 名 投
书的 方 式 诬 告 忠 良 ，中 伤
改革 者 有 之 ；检 举奸 贼 ，
揭发 以 权 谋 私 者 亦 有 之 。
现在 许 多 文 章 抓 住 前 者 ，
不顾 后 者 ，想 彻 底 否 定 匿
名信 ，未 免 有 失 偏 颇 。

有一 种 “匿 名 信 可 怕
论”。“暗 箭”呀，“公
害”呀 ，扣 了 一 大 堆 帽
子。其 实 ，匿 名 信 又 有 什
么可 怕 的 呢 ？真 是 诬 告 、
中伤 ，我 们 可 以 查 它 个 究
竟，让 诬 告 、中 伤 者 的 丑
恶面 目 暴 露 出 来 ，对 情 节 严 重 的 ，
绳之 以 政 纪 党 纪 ，乃 至 法 纪 就 是
了。要 是 检 举 揭 发 符 合 事 实 ，我
们就 更 无 害 怕 的 必要 。相 反 ，应
当欢 而 迎 之 。对 检 举 揭 发 者 ，还
应给 以 表 彰 或 奖 励 。

谁提 他 的 意 见 就 打 击 谁 ，谁

告他 的 状 ，就给 谁 穿 “小 鞋”、
“玻 璃 鞋”。这 样 的 领 导 人 ，今

天恐 怕 不 是 少 数。如 果 匿 名 信 不

能写 ，署 名 信 不 敢 写 ，那 岂 不 要
将那 里 正直 善 良 的 人 民 群 众 整 个
半死 ！何 况 ，当 今将 检 举 信 层 层
下转 ，以 至 转 到 被检 举 者 的 所 在

单位 甚 至 本 人 手 里 的 情
况，屡 有 所 闻 ，要 求 检 举
者必 须 署 名 ，岂 非 强 人 所
难吗 ，岂 非 让 人 “自 投 罗
网”吗 ？

应当 承认：民 主 空 气
稀薄 的 地 方 和 单 位 ，还 为
数不 少 。那 里 的 邪 风 很

盛，正 气 难 以 抬 头 。如 果 有

人抓 住 那 里 的要 害 ，用 匿

名信 的 方 式 反 映给 领 导 机
关，这 有 什 么 不 好？！

不少 文 章 说 了 匿 名 信

一通 坏 话 之后 ，提 出 对 匿
名信 要 采 取 “不 理 睬 主
义”。这 种 态 度 ，怎 么 讲 也
不是 马 列 主 义 的 。不 理 睬

怎么 可 以 分 辨 是 诬 告还 是 检 举揭
发？当 然 ，匿 名 信 毕 竟 不如 署 名
信，因 为 它 容 易 被诬 告、中 伤 者
所利 用 。但 对 匿 名 信 采 取 一 概 否
定的 态 度 ，显 然 不 现 实 ，也 是 不
应该 的 。

法制常识

家庭共 同 财产 问 题
漫谈 职 工 家 庭 财 产 关 系 （三 ）

刘继

一个家庭仅由夫妻
二人组成 的 ，夫妻共 同
财产也是家 庭 共 同 财
产。但我们所讲的 家庭
共同 财产一般是 指三 人
以上的 家庭成 员共 同 劳
动得到 的 收入或共 同 出 资 购 置 的 较 昂 贵 的 财物 ，
如房屋 、高档 家用 电器等 。

现在的 职工家庭结构，“四 世 同 堂”已是罕
见，以 两 代人 的 家庭 为 最 多 ，也有 小部分三 代人
同住的 ，家庭 共 同 财产问 题大 都发 生 在这 两类 家
庭中 。

家庭共同 财产 最主 要
的法 律特征是共同 财产只
属于参 与 创 造或购 置的 家
庭成 员。一种较 为普遍 的
不正确认识是 ，既然 是 家
庭共同 财产 ，那 么 家庭中
的成 员 人人有份儿。就这
一点讲，“家 庭 共 同 财
产”的 概念 没有准 确地反
映出 家庭财产关 系 ，不 过
是约 定俗成 而 已。

有这样一 个案 例 ：
退休 工人 杨某 ，一九 四
七年他 十七岁 时 父 病
故，母亲 操持 家 务 ，他
干搬运 工 ，以抚养 四 岁
的妹妹和 两 岁 的 弟 弟 ，

一九五一 年 杨某 在本市 东八路盖 了 两 间 房子 ，不
久其 母 病 故。八二年杨某的妹妹认为 该 房 的产
权有她 的一部分 ，并为此 起诉到 人 民 法院 ，理 由
是房 子是 家庭共同 财产 ，因 此有 她 的一份产 权 。
法院经 调 查 认定 ，该 房 虽 系 家庭共 同 财产 ，但 却

为杨 某及其母共 同所有 ，
杨某妹妹 的诉讼理 由 不 能
成立 。可见 ，在家庭 财 产 问
题上也吃不 得“大锅饭”。

当然 ，杨某 的 妹妹可
要求继 承 其母的遗 产 ，但
这属 于 继 承 问 题 。

家庭共 同 财产 也可分
为共同共有 和按份共有 。
城市 中众多 的 个体 工商户
常常是父母 子 女 合 家 经
营，经营收入 就是共 同共

有，共 同 共有 有 时 需 要 分 割 为个人所有 ，分割 过
程较 为 复杂 。家 庭 成 员 分 别 出 资 以 共 同 购 置 财物 ，
每人所出 的价款 也 就是对此 财物 的所有 权 份 额 ，
如兄 弟 姐妹三人 平均 出 钱 购 买 了 一 台 彩 电 ，那 每
人对彩 电 的所有 权 为三 分之 一 ，这 是 按份共有 。

为了 避免家 庭共 同 财产关 系 中 的 纠 纷 ，有 必
要强 调 “约定”的 作用 。所 谓 “约定”，就 是 家
庭共同 财产 的 所有者 事先 就共 同 财 产 的保 管 、使
用、各人 占 有 的 比 例 、出 现必须由 共有 转 为 个人
所有的 情况 时如 何处 置 等 达 成 协 议 ，协 议 最好 是
书面 的 ，这样 ，在平 息可 能 出 现
的家庭共 同 财产 纠纷 时 ，协 议是
有力 的 证据 。

家庭共同 财 产 的 所 有 人 之一
如果 想转让 自 己 所有 的 那一 份 产
权，其他 所有人有 优 先 购 买 权 ，

民法对此有专 门规定 ，家庭成 员之 间更
应遵 守 这一规 定。

学法律
刊头设 计　王 洪 斌

独角 兽 ，是 法 律 的 象 征 。

侦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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侦查 与 侦 察 仅一 字
之差 ，且 音 同 意 近 ，但
其含 义 和 内 容 却 完 全 不
同，因 而 不 能 互 相

取代 。

侦查 是 由 刑 事
诉讼 引 起 的 活 动 ，
是公 安 和 检 察 机 关
所独 有 的 权 力 。其
含义 是 指 法 律 机 关
在处 理 刑 事 案 件 过
程中 ，依 照 法 律 进 行 的
专门 调 查 工 作 及 某 些 强
制性 的 措施 。具 体 内 容

是：提 审 被 告 人 、询 问

证人 、勘 验 、检 查 、搜

查、扣 押 有 关 证 件 、鉴
定、通 缉 及 拘 役 、拘

留、逮捕 等 。
侦察 是 指 暗 中

探寻 敌 方 的 隐 密 ，

多用 于 军 事 方 面 ，
如为 弄 清 敌 方 的 敌
情、地 形 等 情 况 而
采取 的 各 种 侦 探 活
动。侦 察 也 是 公 安

机关 内 部 的 用 语 和 一 项
措施 ，主 要 是 通 过 秘 密
调查 和 各 种 技 术 手 段进
行的 工 作。（于 水 荐 ）

“两只船”是怎样炸翻的

本报 通讯员　王 重 明

夜幕 笼罩
着宝鸡北 山 脚
下的某 物资 局
大院 。随 着

“轰 隆”一声爆炸 声 ，人们纷纷 拥 向 一间 小平房。爆炸 现
场，只见两 个女人倒落 在地 ，肠流 肢 断 ，血 肉 模糊 ，其状
惨不 忍 睹……

金台 区 公安分 局的 警车急驰而 至。室内 的 弹片 、保 险
盖、弹柄残梢和 引火拉线环 ，足 以 证 明 系 手榴弹爆炸。这
时，送医院抢救的 孙淑军和 王谨辉双方死 亡。公安人 员昼
夜兼程 ，终于 在三 日 内 侦破 了 此案 。

如此 “祝贺 者 ”
一年前的隆 冬 ，一对年轻人 在宝鸡 某物 资 局 的 一间 小

平房 里幸福 地结合了 。女方 是该局职工孙 淑 军 ，男 方 是西
铁一段工 人 郑玉 明 。在这喜庆的 日 子
里，某 车辆厂女工王 谨辉登 门 祝贺 。
孙淑军托起客人赠送的小鹿——一件
充气塑料玩具 ，充满 了 感激 之情。

善良的小孙哪 里 能料到 ，来者竟
是丈夫过 去的 情人。早在 他 们 结 婚
前，郑玉 明 就和 该王如 胶似漆 ，以身
相许 。此时 重逢 ，尽 管二人 各 自 成
家，仍不免 旧 情萌 发 ，秋波暗送。此后
二人 又互通情书 ，内 容荒淫无耻。他
俩不 但在公 园 的 花前月 下追述往 日 的
柔情 ，还合影 留 念表示永不分 手。一
次郑玉 明 在家 中 冲 洗他 与 王谨辉的 合
影时 被妻子发现。妻子苦 口 相 劝 ，晓
以利害 ；但郑却不 听 忠 告 ，哄 骗 妻
子，仍然 在 另 一只 “船”上 留 连 忘
返。

他不 肯 抽 脚
盛暑 的 夜

里，临 产的 小孙拖着 笨 重的身 子 ，流 着 泪给王谨辉写了一
封长 达九页 的书信 ，诉 说 着一个痴心妻 子对负 心汉 和插足
她家 庭的 第三者 的忠 言 ：“不要为 了 追求一时的 刺激 ，去破
坏第二个 刚建 立起来的 家庭。你不 为你丈夫 和孩子 着想 ，
也该 为 我 想想……。我 并不 是对 你俩 来 往 妒 嫉 和吃 醋 ，瞒 着
你丈夫 和玉 明 来往 ，那将 会 导致一场什么 样的后 果 呢？”

不久 ，小孙生一 男儿。温柔的 妻 子和 可 爱的儿子竟拴
不住 郑玉 明 的心 ，他仍趁机加 紧和 王谨辉 “幽 会”，在另
一只 “船 ”上不 肯 抽脚。

“我要 报 复 ”
国庆过 后 ，郑玉 明 对住在娘家的小孙说 ，他 乘早上九

点的火 车 回葡 萄 园工地。当 晚 ，小孙却 得知 丈夫 白 天并未
离开宝鸡 ，她心 中 忐忑不 安。果然不 出所 料，这天 上 午郑
玉明 和 王谨 辉一起 逛 了 人 民公 园 ，下午 又在物 资 局家 中 的
双人 沙 发 上 “共寝”……

一周 后 ，小孙将未满 百天的婴儿 留 在 娘 家 ，乘火 车赶
到玉 门 关外的 葡萄 园 ，追问丈夫那天欺 骗她的真 象。郑玉
明还 自 作聪 明 地拿出 王谨辉给他的信件 ，向 妻子表示 自 已

“光 明 磊落”。小孙却从信 中 发现 ，丈夫和 王谨 辉 的 关系
早超 出 她的 想象 。此时此 刻 ，这位持 重好强的 女 子眼 冒 金
星，如 雷 轰 顶 ，但她却 在丈 夫面前反常地 吞 气 于心 中 ，
连夜 返回 宝 鸡 。

从此 以 后 ，小孙对丈夫彻底绝望 了。她不思 饮 食 ，面
目消 瘦 ，竟 常 常忘记给心爱的婴儿喂 奶。细心的 母 亲 多 次
询问 ，她 也不 肯 启 齿 。她满怀悲 伤地 写道：“夫妻之间 要 相
互信 任 ，失去 了 信 任 ，那这个家 庭就无幸福 可言。”悲 愤

中，她把一腔怒火 转 向 了 插足 她家庭的 王谨辉：“死并
不可怕，但我一定要报 复……”

血写 的 “！？”
一九八 四 年 十月 二 十二 日 下午 五 时三 十分 ，孙 淑军

将王谨辉领 到 自 已家 中，“谈 判 ”一直持续 到 夜 幕 降
临。于 是 ，便发生 了 两 个女人倒在爆炸声 中 的悲 剧 。

溅满 血污的室内 ，公安 人 员 拣到 王谨 辉 的 手 迹：
“ 小明 ，为 了 使 两 家 能过 好 ，咱们 从此 断 ——”显然 ，

这是 在孙淑军的逼 迫下写的。据公安人 员推断 ，很可能
是王 谨 辉写到这里搁 笔 反悔 ，不 愿将 “绝 交 信”写 下
去，孙 便 掏 出 准备好 的 一枚 “六 七”式手榴 弹，对 准 了
这个 “情 敌”的 小腹 部 ，拧开 了保 险盖……

凶器从何而 来 呢 ？据郑 玉 明 交代 ，那 是八二 年 八
月，他 在 民兵训 练 中 私 自 将一 枚 “六七”式手榴弹装入
挎包 ，带 到未婚妻小孙娘家 的。谨慎善 良 的 妻子怕丈夫
惹出 事 端 ，便悄悄地把 手 溜 弹 藏 在家 中的高 低 柜 中 。当 时
小孙怎 么也想不 到 ，它 会 成 为断送 自 己 与他 人的 凶器。
去年春 ，宝鸡市金 台 区 法院 以私藏弹药罪依 法判处郑玉
明有期 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。

在这爆炸声 中 ，两 个好端端的 家庭 被毁了。眼 前这
血淋淋的惨案 ，不 正是那些不 光 彩的 “第三者 ”的 警钟 ？
孙淑军的 选择无疑是荒 唐 可悲的 ，但作为脚踩“两只船”
的郑玉 明 ，难道他仅仅只应负 “私藏弹药”的罪责吗？！

一手抓建 设

一手抓法 制

张光 会 刻


